
在东莞政府高调扫黄的语境下，“暗娼”成为东莞的“敏感词”。有
那么一群人，他们注定与“敏感词”同在。

在扫黄的高压下，这支旨在对艾滋病高危人群行为进行干预的
“高干队”举步维艰，社会公众普遍对防艾工作不理解，大部分休闲娱乐场
所经营者不敢承认存在暗娼，对高干工作产生抵触情绪，作为重点干预对
象的暗娼则更加难以接触。

他们犹如那个当众揭穿皇帝新衣的勇敢孩子，不同的是，后者赢
得了鲜花和掌声，前者的疾呼却被淹没在讳疾忌医的社会浪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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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事实】“防艾的最大障碍不是制度”
在今年1月《热带医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题为《东莞市基层领导干部艾

滋病知识调查分析》的论文中写道：“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对HIV感染者和病人的
歧视，这对遏制AIDS蔓延非常不利，而领导干部的歧视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大。”

当被问及目前防艾工作的最大难题，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夏
宪照说：“防艾的最大障碍不是制度，不是人力物力，而是歧视！”

据《南方都市报》

他们都是政府部门的，之间肯定会有交流的，说不定
今天卫生局来了，明天公安局就来了呢。就算不会招来
公安，这也占用我们的时间啊。反正这种培训又不是必
须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 某酒店负责人

听说用牙膏可以避孕，是不是真的啊？
有人说贴风湿药膏也可以避孕，有这回事吗？

———防艾知识讲座上，沐足阁技师们如此发问

我们曾经说服过几家发廊，对里面的暗娼成功进行
了干预。谁知几天之后，发廊被当地警方扫了，其中一名
老板就发短信来责怪我们，说是我们给公安通风报信。

——— 某镇街医院防疫科的负责人

【看现状】“今年还没成功对一家酒店进行干预”
“陈经理你好，我是××医院防疫科的。”
“哦，有什么事吗？”
“我们最近正在进行健康教育这一块的工作，所以想对你们酒店的员工进行一次培训，主

要是讲怎么预防性病啊、艾滋病这些健康知识的，看你们能不能安排个时间？”
“这样啊，但我们这里都是很正规经营的啊，又没有那种服务，扫黄那么严，谁敢搞那个

啊？讲这种知识，没什么必要吧。”
挂了电话之后，张兵（化名）无奈地叹了口气。
张兵是东莞市某镇街医院防疫科的卫生监督员，同时也是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以

下简称“高干队”）的队员。在他的笔记本上所列的酒店经理电话号码中，陈经理已经是排在最
后的一个，而他的回答跟此前十多个经理的几乎一样。“想对酒店的桑拿小姐进行干预，这本来
就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政府大力扫黄，这种培训就更难开展了。”张兵说，“几乎没有一个酒店
肯承认自己有性服务工作者的。我们现在都不敢说是来做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的，只说是进
行健康教育，但他们依然十分抗拒。”

跟全市各镇街的高干队一样，张兵所在镇区的高干队在2007年底成立，高干队的主力是
各镇街医院防疫科的卫生监督员。近3年来，张兵及其同事共12人在该区的各类高危场所（发
廊、酒店、旅馆等）对上千名暗娼进行了行为干预，其中就有近三成是酒店内的桑拿技师。

“在东莞各镇街当中，我们的高干工作算是做得比较好的了。往年总有两三家酒店肯接受培
训的，但今年以来，我们还没有成功地对一家酒店的桑拿小姐进行过防艾培训。”张兵说。

【很无奈】“我们的车一到，他们的铁门就被拉下了”
7日下午，张兵来到东莞市区的一个城郊交界处。“这里以前有很多提供性服务的发廊，政

府扫黄之后，几乎都销声匿迹了。”张兵指着车窗外说，“政府扫黄力度大，色情发廊闻风丧胆，
这个当然是好了。只是我们工作难度加大了，有时偶尔看到残存的一两家，我们的车一开到门
前，他们的铁门刷刷地就被拉下了，根本进去不了。也有不关门的，但我们一下来，马上就有好
几名彪形大汉围上来，很多发廊都是有人看场的。”

在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张兵才辗转找到一家疑似提供色情服务的发廊。在这个仅有30平
方的小店里，沙发上坐着数名穿着暴露的年轻女子，店内只有寥寥几把剪刀，而未见其他应有
的理发工具。身穿卫生监督员制服的张兵走进店门时，一名老板娘
便紧张地迎上去说：“你们，你们有什么事吗？”原来坐在沙发上的女
孩也纷纷起身，走上发廊后面的一条隐秘的楼梯，一名女孩则躲在卫
生间旁边的帘布后面，低着头用长发遮住自己的脸。

“我们是医院的，最近要对你们这些发廊的女孩子进行一个健康
教育，主要是怎么预防艾滋病、性病这些的。我们卫生部门跟公安不
一样，不会查封你们的，只是传授知识而已。”张兵说完，老板娘僵硬
的表情稍稍放松了一点，她说：“这发廊是别人刚转手的，现在有很多
事情在忙的，健康教育这个以后再说吧。”

【成果小】“他们接受安全套，我们很高兴”
“大家知道艾滋病可以通过什么途径传播吗？”7日晚上7时，张

兵和数名高干队员来到东莞市区一家沐足阁进行集中培训，主讲的
钟医生一开始便向台下 50 多名技师发问。“接吻”、“做爱”、“抚
摸”……台下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

一些技师提出的问题也让人啼笑皆非：“听说用牙膏可以避孕，
是不是真的啊”、“有人说贴风湿药膏也可以避孕，有这回事吗”……

当“高干队”队员向他们发安全套的时候，他们一边害羞地掩面
而笑，一边伸手接过安全套，有些胆大的技师甚至对高干队员说：“多
给我两个嘛。”近300只安全套在数分钟内被悉数抢光。

张兵说：“他们肯接受安全套，这点我们很高兴，起码他们知道这
个是可以预防艾滋病的。这类培训不可能让每个人都专心听讲，但
却很实在地传输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

在2008至2009年，张兵及其同事共为其辖区内的十多家沐足阁
进行集中培训，而在今年，直至 7日，他们才对这家沐足阁的技师进
行了不到一个小时的防艾培训。

【有顾虑】“今天卫生局来，明天公安局就来了”
“我们百分之百支持政府扫黄，也理解这些经营者的苦衷，只是现实状况

也的确让我们压力很大。现在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启动之后，对暗娼的干预
有着明确的量化要求，走不进这些高危场所，也就意味着完不成任务。”某镇街

“高干队”的一名队员说。
对于为何如此抗拒“高干队”，数家酒店与沐足阁的经营者表示，他们普遍

认为“高干队”的培训会招来公安部门的扫黄。某酒店的一名负责人说：“他们
都是政府部门的，之间肯定会有交流的，说不定今天卫生局来了，明天公安局
就来了呢。”另有一间沐足阁的老板也说：“让他们来培训，不是说明我们这里
有那种服务吗？”

【遭质疑】 网民：防艾干预是“默许嫖娼合法化”
“高干队”举步维艰，其阻力除了来自高危场所经营者的自身顾虑之外，更

多的是来自社会公众对防艾工作的误读。
今年4月，东莞启动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其中有一个工作目标是，东莞

暗娼商业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比例须达到82%。《南方都市报》在5月中旬对
此进行了报道，引起了网上的强烈反响，无数网民对此加以指责，普遍称东莞
提高暗娼戴套率实际上是“默许嫖娼合法化”。

”

高干队员向沐足师们发送安全套，高干队员向沐足师们发送安全套，近近300300只安全套数分钟内被抢光。只安全套数分钟内被抢光。

高干队员想为这家发廊做艾滋病防疫教
育，一名女孩低着头用长发遮住自己的脸。


